
我
始
終
認
為
，
一
個
人
離
不
開
自
己
的

祖
國
。
這
不
僅
僅
是
自
己
的
血
緣
、
膚

色
、
語
言
和
文
化
，
同
時
也
是
在
生
活
中

不
斷
書
寫
的
一
種
歷
史
、
經
歷
和
人
生
。

如
今
，
香
港
的
部
分
青
年
人
對
國
家
缺
乏

認
識
，
故
而
，
我
很
想
以
自
己
女
兒
的
一
段

往
事
來
講
述
：
祖
國
是
有
多
麼
的
重
要
。

我
女
兒
曾
經
在
外
國
留
學
。
因
為
她
是
學

習
生
物
專
業
的
緣
故
，
需
要
前
往
地
球
的
心

臟
進
行
研
究
。
曾
經
有
一
個
假
期
，
她
與
自

己
的
幾
個
同
學
前
往
了
人
跡
罕
至
的
中
南
美

洲
熱
帶
雨
林
區
。
那
是
一
個
非
常
危
險
的
地

方
：
動
物
會
攻
擊
人
、
植
物
也
會
吃
人
。
我

曾
經
勸
過
她
，
但
是
她
為
了
自
己
的
研
究
，

依
舊
堅
持
成
行
。
果
不
其
然
，
這
一
旅
程
遭

遇
了
重
重
的
困
難
，
惡
劣
的
自
然
環
境
、
纖

弱
的
身
體
素
質
，
使
得
他
們
雖
難
以
再
繼
續

工
作
，
但
還
是
堅
持
完
成
自
己
的
研
究
。
而

在
那
一
段
時
間
中
，
我
每
一
天
都
在
為
自
己

的
女
兒
擔
憂
。
當
我
無
法
聯
絡
到
她
時
，
我

決
定
求
助
中
國
駐
當
地
的
領
事
館
。
於
是
在

香
港
時
間
的
半
夜
，
我
撥
通
了
他
們
的
電

話
，
領
事
館
的
工
作
人
員
非
常
熱
誠
，
當
知
道
我
的
女
兒

是
香
港
居
民
時
，
他
們
表
示
願
意
提
供
一
切
幫
助
。
隨

後
，
領
事
館
的
一
位
工
作
人
員
便
開
着
車
前
往
我
女
兒
可

能
所
處
的
位
置
，
以
提
供
必
要
的
幫
助
。
最
終
，
在
他
們

的
幫
助
下
，
我
的
女
兒
平
安
回
到
了
我
的
身
邊
。

這
件
事
給
了
我
深
深
的
觸
動
。
顯
然
，
一
個
人
是
離
不

開
自
己
的
祖
國
的
。
沒
有
國
，
哪
有
家
。
只
有
在
危
難
中

時
，
我
們
才
會
體
會
到
國
家
的
重
要
性
。
今
天
的
中
國
，

已
經
不
再
是
一
百
多
年
前
那
個
飽
受
列
強
侵
略
的
東
亞
病

夫
。
誠
然
，
我
們
的
國
家
仍
有
很
多
不
完
美
的
地
方
，
但

是
我
們
應
該
抱
持
着
寬
容
、
理
解
的
態
度
去
面
對
自
己
的

國
家
。
任
何
一
個
國
家
的
發
展
不
可
能
一
蹴
而
就
，
即
便

是
世
界
上
最
發
達
的
美
國
，
它
的
民
主
也
不
是
在
一
天
之

內
建
成
的
，
黑
人
的
種
族
隔
離
被
廢
除
，
也
不
過
數
十
年

的
時
間
。
而
作
為
東
方
大
國
的
中
國
，
能
夠
在
短
時
間
內

取
得
這
樣
大
的
成
績
，
已
經
是
一
個
了
不
起
的
成
就
。

國
家
如
同
自
己
的
親
人
，
國
家
如
同
自
己
的
家
園
。
因

為
對
長
江
、
黃
河
的
深
切
情
感
，
我
們
不
可
能
背
棄
自
己

的
國
家
。
當
前
的
香
港
社
會
，
政
局
似
乎
顯
得
愈
來
愈
動

盪
。
與
台
灣
的
情
況
一
樣
，
在
青
年
人
心
目
中
，
對
祖
國

的
認
識
顯
然
是
不
足
的
。
所
以
，
多
與
內
地
的
人
和
事
進

行
交
流
、
多
多
了
解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的
成
就
，
能
夠
讓
我

們
以
更
加
持
平
、
客
觀
的
態
度
去
審
視
自
己
的
國
家
。
香

港
也
好
，
台
灣
也
罷
，
青
年
人
一
定
能
夠
在
祖
國
的
強
大

與
民
族
的
復
興
中
，
找
到
自
己
的
角
色
，
發
揮
自
己
的
作

用
。

離不開自己的祖國

上
周
寫BBC

逍
遙
音
樂
會
之
最

後
一
夜
，
意
猶
未
盡
，
補
充
一
點

資
料
，
約
略
說
說
這
個
百
年
長
壽

音
樂
會
成
功
之
道
。

逍
遙
音
樂
會
創
辦
於
一
八
九
五

年
，
立
定
宗
旨
招
攬
聽
眾
，
普
及
音
樂

文
化
，
因
此
票
價
訂
得
低
，
表
演
場
地

佈
置
輕
鬆
，
不
求
正
規
嚴
肅
，
獨
特
風

格
沿
襲
至
今
。
由
於
音
樂
會
期
長
達
兩

個
月
，
本
屆
九
十
多
場
音
樂
會
，
需
要

大
量
音
樂
作
品
，
新
人
作
品
以
及
平
常

不
太
演
出
的
冷
門
音
樂
有
出
頭
日
子
，

能
與
廣
大
聽
眾
見
面
。

逍
遙
音
樂
會
最
大
特
色
，
是
表
演
台

前
一
大
群
站
立
聽
眾
，
站
第
一
排
的
，

與
樂
師
距
離
不
過
咫
尺
，
這
些
人
是
忠

實
擁
躉
，
鼓
掌
、
喝
彩
聲
音
最
響
，
電

視
直
播
，
他
們
聽
得
入
神
的
表
情
常
被

攝
入
鏡
頭
。

一
場
音
樂
會
將
近
兩
小
時
，
全
場
站

立
，
少
點
腳
力
，
不
是
忠
實
樂
迷
，
意

志
薄
弱
者
如
何
吃
得
消
啊
。

這
些
樂
迷
，
音
樂
會
開
始
前
兩
小
時
，
節
目
熱

門
更
要
提
早
，
在
倫
敦
海
德
公
園
對
面
的
皇
家
阿

爾
拔
音
樂
廳
外
排
隊
，
開
場
前
二
十
分
鐘
截
龍
。

買
到
票
，
直
接
進
場
，
杜
絕
轉
售
。
只
要
有
心
，

肯
排
隊
，
世
界
最
有
名
氣
、
大
師
級
指
揮
家
、
第

一
流
交
響
樂
團
的
演
奏
，
當
天
都
能
買
到
票
，
而

且
非
常
便
宜
，
不
過
六
英
鎊
，
一
個
麥
當
勞
套
餐

的
價
錢
。

一
場
音
樂
會
售
票
六
千
張
，
站
票
一
千
四
百

張
，
在
表
演
台
前
以
及
最
高
層
的
迴
廊
站
着
聽
，

音
響
效
果
好
極
了
。
表
演
台
前
，
應
該
是
最
高
票

價
座
位
的
地
方
，
讓
出
來
給
付
最
低
票
價
的
聽
眾

享
用
，
容
許
自
由
走
動
，
只
要
有
地
方
，
可
以
席

地
而
坐
，
甚
至
躺
下
來
聽
音
樂
。
古
典
音
樂
會
，

觀
眾
正
襟
危
坐
，
一
本
正
經
，
逍
遙
音
樂
會
可
以

如
此
隨
便
，
雅
俗
共
賞
，
享
譽
百
載
，
號
稱﹁
世

界
最
大﹂
，
此
中
道
理
，
似
乎
也
值
得
治
理
社
會

的
當
政
者
研
究
。

全民音樂會

上
周
跟
同
學
去
了
芝
加
哥
三
天
兩
夜
。
我

是
第
三
次
來
，
以
前
都
是
公
幹
，
雖
然
遊
客

必
看
的
都
看
過
了
，
但
始
終
十
多
年
沒
再

來
，
還
是
很
興
奮
。
我
本
是
都
市
人
，
重
回

大
城
市
馬
上
精
神
百
倍
。
放
下
行
李
即
到
酒

店
附
近
的
密
歇
根
湖
散
步
，
然
後
跟
一
位
曾
在
芝

城
讀
書
的
同
學
去
逛
街
，
晚
上
一
群
年
輕
同
學
去

聽
爵
士
樂
，
我
太
累
沒
去
，
卻﹁
密
謀﹂
明
天
一

早
要
吃
頓
真
正
好
味
的
早
餐
，
用W

hatsA
pp

約

了
幾
個
早
起
的
，
七
點
在
大
堂
等
，
不
吃
上
新
鮮

雞
蛋
絕
不
罷
休
，
因
為
一
個
月
來
捱
大
學
酒
店
的

冰
凍
烚
蛋
實
在
太
倒
胃
口
。

翌
日
天
未
亮
，
我
們
四
人
就
齊
集
大
堂
，
打
聽

哪
兒
早
餐
好
吃
，
酒
店
職
員
都
異
口
同
聲
推
介
街

角
的T

em
po
C
afe

，
馬
上
去
了
，
是
典
型
的
二

十
四
小
時
美
式
平
民
餐
廳
，
我
們
都
點
了Egg

Florentine

，
即
兩
隻
水
煮
荷
包
蛋
連
菠
菜
放
在
煎

香
的
英
式
鬆
餅
上
，
另
有
大
堆
脆
薯
餅
和
一
巨
片

蜜
瓜
，
大
家
都
安
靜
地
吃
，
實
在
好
味
。
結
賬
連

小
費
每
位
十
三
美
元
，
不
便
宜
但
勝
在
解
饞
，
都

捧
着
肚
子
出
來
，
午
餐
可
免
了
。
這
時
其
他
同
學

已
聞
風
而
至
，
餐
廳
無
端
多
了
三
十
多
個
食
客
。

之
後
各
找
節
目
。
芝
城
當
代
藝
術
博
物
館
已
去
過
，
今
次

可
專
攻C

hicago
Institute

ofA
rt

。
同
學
中
有
來
自
塞
浦
路

斯
的
文
學
教
授
，
通
英
法
希
臘
語
和
拉
丁
文
，
熟
悉
印
度
文

明
，
也
懂
點
阿
拉
伯
語
，
於
是
一
手
拉
着
他
陪
我
，
由
十
一

點
半
起
在
美
術
館
內
一
直
逛
到
下
午
五
點
閉
館
。
有
個
熟
悉

歐
洲
文
明
的
人
伴
遊
博
物
館
真
是
一
大
享
受
，
尤
其
地
中
海

的
文
物
，
有
真
人
解
釋
比
單
看
文
字
的
確
強
得
多
。
不
過
，

最
高
興
還
是
看
了
美
國
畫
家Edw

ard
H
opper

一
九
四
二
年

作
品
︽N

ighthaw
ks

︾
的
真
跡
，
描
繪
紐
約
某
餐
廳
深
夜
，

一
個
酒
保
加
三
個
落
寞
客
人
的
情
景
。
這
種
年
中
無
休
的

diner

景
象
，
數
十
年
來
在
美
國
電
影
和
流
行
文
化
不
斷
出

現
。晚

上
更
奇
，
在
酒
店
大
堂
竟
遇
上
香
港
來
的
陳
志
發
導

演
，
原
來
他
的
︽
點
五
步
︾
電
影
當
晚
就
在
芝
城
的
亞
洲
電

影
節
首
演
，
我
於
是
又
拉
了
教
授
去
捧
場
，
這
是
教
授
第
一

次
看
港
產
獨
立
電
影
，
對
港
青
戀
慕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的
情

懷
很
有
興
趣
。
這
兒
順
便
為
陳
導
帶
話
：
請
大
家
多
多
支
持

︽
點
五
步
︾
。

芝加哥的三日兩夜

充
滿
陽
光
感
的
香
港
小
姐
鄭
文
雅
自
言
近
年
已
經
很
少
留

意
香
港
小
姐
競
選
，
因
為
視
力
不
太
好
又
有
老
花
，
眼
力
只

留
着
看
一
些
有
興
趣
的
事
物
。
重
提
當
年
參
選
香
港
小
姐
，

非
常
感
恩
提
名
人
、
攝
影
名
家
宗
維
賡
伯
伯
的
支
持
和
關

愛
，
甚
至
向
蕭
芳
芳
借
來
旗
袍
讓
她
在
元
朗
的
家
中
練
習
穿

高
跟
鞋
走
路
。
她
笑
言
：﹁
可
能
自
己
是
運
動
員
，
差
點
把
旗
袍

的
叉
子
也
扯
爛
了
。﹂
結
果
這
位
跳
高
好
手
獲
得
了
一
九
七
九
年

度
香
港
小
姐
冠
軍
及
最
上
鏡
小
姐
名
銜
。

當
年
剛
卸
任
立
即
跳
槽
麗
的
電
視
轟
動
一
時
，
除
了
大
家
知
道

麥
當
雄
力
邀
主
演
有
關
籃
球
運
動
員
電
視
劇
︽
出
線
︾
之
外
，
還

有
一
個
隱
藏
了
三
十
多
年
的
秘
密
，﹁
我
不
喜
歡
當
時
無
綫
的
某

些
高
層
，
如
果
不
走
會
有
危
險
！﹂
是
工
作
上
合
作
得
不
愉
快

嗎
？﹁
不
，
是
因
為
當
年
我
年
紀
尚
小
，
不
懂
得
保
護
自
己
，
我

不
想
講
是
什
麼
事
，
也
不
想
提
那
個
人
的
名
字
，
我
已
經
不
在
無

綫
，
但
他
現
在
還
在
。
當
時
不
敢
向
其
他
人
提
及
，
甚
至
我
的
提

名
人
宗
伯
伯
，
如
果
他
知
道
，
這
將
會
是
一
件
大
事
！﹂
文
雅
本

來
就
是
一
位
蠻
有
智
慧
、
懂
得
取
捨
的
女
孩
，
她
的
健
康
優
美
形

象
深
入
民
心
，
就
連
香
港
電
影
金
像
獎
的
獎
座
也
是
根
據
她
的
模

樣
作
參
考
哩
！

今
天
文
雅
過
着
優
哉
遊
哉
的
生
活
，
各
方
面
都
非
常
精
彩
，
包

括
高
爾
夫
球
運
動
、
攝
影
、
陶
瓷
、
雕
塑
、
慈
善
工
作
，
甚
至
虞

太
太
…
…
十
月
她
將
與
夫
婿
虞
哲
輝
︵Jeff

︶
慶
祝
結
婚
二
十
五
周

年
紀
念
，
記
得
當
年
二
人
不
約
而
同
看
上
一
間
古
典
傢
具
店
的
一

張
貴
妃
椅
，
她
買
了
，
及
後Jeff

要
買
，
老
闆
說
那
是
一
對
的
，
提

議
購
下
另
一
張
。
機
緣
巧
合
，
他
們
相
識
了
才
發
現
兩
張
貴
妃
椅

並
非
一
對
，
但
已
製
造
了
一
段
美
滿
良
緣
…
…
相
識
一
個
月
，
還

沒
有
拖
手
，Jeff

帶
備
戒
指
在
餐
廳
向
她
求
婚
，
當
時
太
突
然
一
時
不
懂
得
反

應
，
只
想
誰
人
這
麼
大
膽
？
她
提
出
邀
請
對
方
做
頭
像
雕
塑
的
模
特
兒
，
他

們
就
是
這
樣
拍
拖
，
一
年
後
宣
佈
結
婚
。

婚
後
夫
婦
找
出
了
一
個
共
同
喜
愛
的
運
動
：G

olf

。
她
感
激
丈
夫
讓
她
花

很
多
時
間
去
參
加
不
同
海
內
外
高
爾
夫
球
賽
時
、
成
立
香
港
華
人
女
子
高
爾

夫
球
會
、
支
持
她
成
為
第
一
位
華
人
女
子
高
爾
夫
球
教
練
。
文
雅
笑
言
自
己

沒
有
國
際
大
賽
的
緣
分
，
當
年
中
六
取
得
跳
高
亞
運
入
場
券
，
因
參
選M

iss
H
ong
K
ong

而
缺
席
。
當
年
可
以
參
加
亞
運
的
高
爾
夫
球
比
賽
，
因
為
一
些

政
治
原
因
又
未
能
參
加
，
深
表
可
惜
。

文
雅
非
常
熱
愛
香
港
，
她
計
劃
出
版
第
三
本
慈
善
相
集
︽
把
緣
留
住
︾
，
拍

下
身
邊
二
百
位
不
同
界
別
和
背
景
的
好
朋
友
，
記
錄
這
個
時
代
的
香
港
人
正
在

做
些
什
麼
。
她
希
望
香
港
人
珍
惜
今
天
的
安
定
繁
榮
，
因
為
她
最
喜
歡
的
地
方

是
敘
利
亞
，
那
邊
環
境
優
美
，
人
民
樂
天
，
很
歡
迎
遊
客
的
到
訪
，
他
們
都
沒

有
危
機

感
。
可

是
現
今

因
戰
亂

而
變
天

了
，
差

點
國
家

也
沒
有

了
，
所

以
希
望

香
港
人

可
以
惜

福
，
因

為
幸
福

並
非
必

然
的
！

鄭文雅勸惜福

仲
秋
時
分
，
全
球
金
融
市
場
因
美
國
聯
儲
局
決
定
九
月
不

加
息
而
穩
定
下
來
。﹁
深
港
通﹂
將
會
在
十
一
月
啟
動
，
在

十
月
中
將
有
詳
細
資
料
公
佈
。
由
於
港
幣
與
美
元
掛
鈎
，
香

港
資
產
幣
值
因
而
被
全
球
投
資
者
看
高
一
線
。
所
謂
全
球
一

體
化
，
香
港
樓
市
股
市
亦
因
而
受
投
資
者
看
重
，
特
別
是
內

地
資
金
，
將
會
繼
續
湧
港
，
令
香
港
受
惠
。
顯
然
，
中
國
內
地
、

香
港
與
美
國
三
地
之
間
的
交
流
往
來
，
至
為
重
要
。

其
實
，﹁
深
港
通﹂
未
啟
動
之
前
，
香
港
與
內
地
，
特
別
是
鄰

近
之
深
圳
的
關
係
至
為
密
切
，
人
才
交
流
是
為
之
最
。﹁
知
識
可

以
改
變
命
運﹂
，﹁
大
學
之
道
，
在
明
明
德
，
在
親
民
，
在
止
於

至
善﹂
。
凡
是
一
個
優
秀
的
大
學
生
，
在
大
學
涉
及
的
不
單
止
是

做
人
道
理
，
相
信
還
涉
及
理
財
，
為
社
會
服
務
，
做
有
用
的
人
。

在
此
，
我
要
向
各
位
讀
者
細
訴
兩
位
優
秀
青
年
的
故
事
。

話
說
，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朱
鼎
健
是
原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朱
樹
豪
的

大
公
子
，
朱
鼎
健
幼
承
庭
訓
，
在
美
國
留
學
後
跟
隨
父
親
朱
樹
豪

在
深
圳
創
辦
觀
瀾
湖
集
團
，
其
後
再
在
海
南
省
海
口
市
建
立
高
爾

夫
球
場
，
是
香
港
進
入
內
地
投
資
體
育
休
閒
事
業
的
先
鋒
者
。
數

年
前
，
朱
鼎
健
繼
承
父
業
，
成
為
觀
瀾
湖
集
團
主
席
兼
行
政
總

裁
，
業
務
更
發
揚
光
大
，
運
籌
帷
幄
。
集
團
業
務
除
高
爾
夫
球
外
，
更
邀
請

著
名
導
演
馮
小
剛
合
作
辦
影
城
。
最
近
，
跟
著
名
歌
星
周
杰
倫
合
作
，
準
備

創
立
音
樂
酒
店
。
事
業
成
功
之
外
，
朱
鼎
健
更
有
一
個
美
滿
家
庭
，
更
難
得

的
是
他
熱
愛
祖
國
，
熱
愛
香
港
，
熱
愛
慈
善
與
社
會
公
益
事
業
，
更
被
選
為

香
港
與
海
口
聯
誼
會
之
創
會
主
席
，
社
會
地
位
顯
赫
，
受
人
推
崇
。

深
圳
市
人
大
代
表
詹
美
清
，
少
年
時
往
美
國
留
學
，
修
讀
法
律
專
業
，
正

如
全
國
眾
多﹁
海
歸﹂
一
樣
，
有
一
顆
愛
國
愛
民
之
心
，
學
成
歸
來
為
國
效

力
之
餘
，
更
分
別
在
上
海
及
香
港
進
修
。
數
年
前
，
詹
美
清
在
香
港
擔
任
許

氏
兄
弟
金
融
集
團
首
席
行
政
總
裁
，
該
集
團
業
務
蒸
蒸
日
上
，
發
展
金
融
、

股
票
、
貨
幣
找
換
、
融
資
服
務
等
等
，
是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成
員
，
聞
說
正

計
劃
開
展
保
險
業
務
。
他
在
香
港
不
但
有
成
功
事
業
，
且
積
極
參
與
香
港
事

務
，
擔
任
香
港
工
商
專
業
協
進
會
、
香
港
文
化
教
育
交
流
協
進
會
、
何
文
田

街
坊
會
等
社
團
首
長
，
大
獲
會
友
好
評
。

綜
觀
上
述
兩
位
成
功
人
士
的
故
事
，
相
信
你
和
我
都
深
有
感
觸
，
他
們
深

諳
大
學
之
道
和
內
地
與
香
港
交
流
的
道
理
，
我
們
應
向
他
們
點
讚
學
習
。
讓

我
們
攜
手
同
行
，
在
金
秋
收
穫
的
日
子
，
如
錢
塘
潮
湧
，
做
一
個
弄
潮
兒
，

為
國
家
、
為
人
民
，
也
為
自
己
爭
取
達
到
最
完
善
的
境
界
。

大學之道

本
山
人
有
幸
，
年
輕
時
曾
蒙
當
日
的
港
英
政
府
錯
愛
，
受

委
任
為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之
一
。

完
成
任
務
後
，
真
正
的
意
思
是
：
委
任
是
不
許
超
過
六
年

的
，﹁
榮
任﹂
六
年
委
員
之
後
，
便
光
榮
地﹁
畢
業﹂
了
。

但
這
一
群﹁
畢
業
生﹂
卻
餘
情
未
了
，
這
一
群
尋
夢
者
便

成
立
了
一
個﹁
郊
野
公
園
之
友
會﹂
。
至
今
可
能
已
超
過
二
十

年
了
，
並
且
成
功
地
得
到
了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漁
護
署
︶
的

支
持
。

在
最
近
一
次
郊
野
公
園
之
友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中
，
這

群
郊
野
公
園﹁
畢
業
生﹂
也
毫
不
例
外
地
繼
續
支
持
或
贊
助
漁

護
署
的
愛
護
郊
野
公
園
每
一
年
的
活
動
，
或
檢
討
過
去
一
年
各

次
活
動
的
成
績
時
，
發
現
有
些
傳
媒
似
乎
對
這
一
句
：﹁
自
己

垃
圾
，
自
己
帶
走﹂
有
些
很
奇
怪
的
意
見
，﹁
畢
業
生﹂
之
一

詹
志
勇
教
授
忽
發
奇
想
，
建
議
最
好
能
將
這
句
標
語
納
入
，
成

為
小
學
教
科
書
中
的
一
課
。

因
為
小
學
生
如
果
能
夠
得
到
老
師
的
教
導
，
把
這
個
良
好
的

習
慣
植
入
腦
袋
中
，
他
們
反
而
可
以
將
這
些
良
好
行
為
影
響
及

他
們
的
父
母
，
讓
父
母
們
也
能
跟
隨
這
個
標
語
的
啟
發
，
而
成

功
地
將
郊
野
公
園
的
垃
圾
減
至
最
少
！

以
往
我
們
愛
護
郊
野
公
園
的
人
都
鼎
力
宣
傳
譯
自
英
語
原
文

的
標
語
如
下
：﹁
你
只
能
把
你
在
郊
野
公
園
內
的
足
跡
或
足
印

留
下
，
可
以
帶
走
的
只
是
你
相
機
中
的
那
些
風
景
相
片
。﹂

但
這
句
標
語
太
高
雅
了
，
更
難
使
去
郊
野
公
園
的
人
明
白
及

實
行
。

事
實
上
，
每
星
期
一
至
五
，
漁
護
署
的
工
作
人
員
把
郊
野
公

園
內
的
垃
圾
搬
走
，
而
只
需
一
個
星
期
六
，
旅
遊
郊
野
公
園
的
人
士
已
經
將

郊
野
公
園
加
多
了
很
多
垃
圾
，
特
別
是
燒
烤
場
附
近
，
再
加
上
星
期
天
的
遊

客
遺
下
的
垃
圾
，
又
足
足
要
工
作
人
員
花
五
天
時
間
去
搬
走
。

小
學
課
本
是
培
養
良
好
公
民
的
重
要
途
徑
。
現
在
有
些
小
學
生
在
父
母
的

影
響
下
，
在
地
鐵
站
憑
其
短
小
身
材
，
擠
在
乘
客
之
前
，
迅
速
跑
到
座
位
，

然
後
伸
開
左
右
雙
手
霸
着
兩
個
位
，
並
大
聲
呼
喚
：﹁
爹
哋
媽
咪
，
呢
度
有

位
！﹂
而
做
父
母
的
，
卻
滿
面
笑
容
，
大
搖
大
擺
地
走
向
他
們
寶
貝
兒
子
為

他
們
霸
回
來
的
座
位
。

但
小
學
課
本
卻
是
出
版
商
的
產
品
！
為
什
麼
教
育
局
不
想
辦
法
去
諮
詢
出

版
商
的
課
本
設
計
呢
？

自己帶走垃圾

丁克之風
生不生孩子，成了個問題。
頭幾年去外地一朋友那兒玩，夫妻兩個興致勃
勃地陪着大家遊山玩水，聊天吃飯，好不快活！
可是一提起兒子，他就愁雲滿面，揮手說：
「唉，這小子太不孝順！」他老伴兒告訴我們，
他們的兒子已經結婚5年了，還不打算要孩子。
老兩口都60多歲了，急着抱孫子，經常跟兒子念
叨抓緊要個孩子，乘着老夫妻身體尚健，能幫着
帶帶孫子。可小兩口卻像沒事兒人似的，根本就
沒有要孩子的打算。
我說：「年輕人的事兒，管那麼多幹嗎？他們
玩兒，你們也玩，不挺好的嗎？」老夫妻只有長
長地嘆氣。一晃又過了5年，他們的孫子還是沒
有見面兒，老兩口也沒有精神頭兒再催兒子了。
還有一位朋友的孩子結婚時就30歲上下了，一
晃五六年過去還沒後代。小夫妻倆都是獨生子，
都在金融行業擔任中層，年收入很高，一休假就
直奔國外旅遊勝地，吃喝玩樂之餘，還採購一堆
名牌，花錢如流水，盡情享受兩人世界。至於要
孩子，至少暫時不在計劃之中。雙方老人想問又
不敢問，只能都急在心裡。
生育政策放開二胎之後，很多年輕夫妻熱切地
計劃再生一個娃；可也有不少年輕夫婦別說二
胎，一胎都不要！值得一提的是，決心「丁克」
的年輕夫妻，在北京並不是個別人。「不婚一
族」都被社會接受了，「丁克」又算什麼呢？年

輕人要是鐵了心不生孩子，父母不也沒轍嗎？
為啥要「丁克」？我覺得，至少有幾個原因。
原因一，不想降低生活質量。我覺得生活質量
是個彈性極高的觀念。有人覺得吃得起排骨日子
就夠好了，有人卻認為能拔腳就走的周遊世界生
活才有質量。觀察發現，某些愈是文化程度高，
事業前景好，經濟收入也不錯的年輕夫妻，愈是
對生娃並不那麼感興趣。尤其是獨生子女一代，
他們更自我，習慣了清閒富裕的生活，怕生了孩
子之後降低生活質量，怕受累，寧願選擇「無
後」人生，也不願意降低生活質量。
原因二，經濟原因。更多選擇「丁克」的年輕
人，出於更世俗的經濟原因。有人說，生不起，
更養不起！先說生娃這一關：如果你擠不進公立
醫院，去私立醫院生孩子，費用至少得幾萬元，
甚至十幾萬元。有的年輕準媽媽們還攀比：比誰
去得起昂貴的私立醫院生孩子，比誰家用得起高
檔月嫂。北京月嫂的月薪已經炒到一萬元以上
了，普通工薪層得勒緊褲帶才用得起。可一些用
過月嫂的人家說，月嫂服務其實很一般，還不如
自己父母帶。
可父母又未必指望得上。現在老年人心理年輕

化，退休生活多樣化，主動要求帶孫輩的老人已
不多了。要是爸媽不幫，生孩子後年輕母親就得
辭職，剩孩子他爸一人賺錢，家庭經濟立即緊張
起來。隨着娃的成長，花錢也愈來愈多。即使戶

口等條件都滿足，進公立託兒所依然極難，一個
名額幾個娃爭。只好進私立園，比公立貴三倍，
每年至少五六萬元人民幣，相當一個普通工薪層
年總收入，還不包括五花八門的其他費用。
終於上學了，爸媽依然不能鬆氣兒。據說現在小

學老師常把課堂上該學會的東西，放課後讓家長教
孩子。半天上課看來減負，其實負擔全甩給了家
長。從中午放學之後，家長就上崗了，監督孩子寫
作業、教課堂上老師點到的知識、檢查孩子作業
等，家長成了老師的助教。很多老人訴苦說：「孩
子小時累，小學了更累，何時是個頭兒？」沒有老
人幫助，帶娃的辛苦全得年輕人承擔。
受累不說，更得花錢。各類加強班、興趣班無
數，別人孩子上，你怎麼敢不上？親戚一孩子從
外地轉來北京上學，數學跟不上，只好找老師輔
導，兩小時600元，據說還是便宜的，把夫妻倆
心痛得夠嗆！可花了錢，孩子學習依然沒啥長
進，錢打了水漂。有名氣的老師，補課費更貴得
離譜。即使一切順利，孩子上了大學，未來孩子
結婚的房，家長不得早早存錢給買？20年後北京
的房價能降嗎？真不好說！所以有人說，生了個
孩子，就像是生了個「債主」，不如不要，乘年
輕旅遊交友讀書娛樂，老了之後也能坦然說：
「青春無悔！」此話偏激，卻並非只是個別人的
想法。
原因三，心理障礙。80後、90後的獨生子女一

代，親眼見到了父母撫養他們的不容易。小時候
每月兩斤雞蛋，父母一個不敢吃；買得起幾個蘋
果，母親一個不敢嚐，所有資源都用來養一個孩
子。結果父母剛過40歲，就老得沒了模樣。畸形
的撫養過程，結出的果子也不自然。

一個現象是，最容易與父母疏遠的，就是獨生
子女。太專一的愛，變成了沉重的負擔。有了獨
立的機會，孩子就趕緊逃離家庭，愈遠愈好。輪
到他們應該當父母時，有人就知難而退了。自己
心理上還是孩子，為後代操勞怎麼可能呢？
生養孩子是比從前花錢多，可這項花費的彈性

很大。一個能幹的全職太太，好好帶起一兩個孩
子，並非不可能。及時行樂，不願為後代負責，
才是不願要孩子的深層心理原因。
原因之四，社會寬容。從前生不出孩子的人

家，還得悄悄去抱養一個，生怕別人說無後，還
怕未來無人養老。如今的年輕人，根本不怕別人
怎麼說，自己的生活方式與他人無關。況且有愈
來愈完善的社會保險，不需後代來養老，將來走
不動了，就坦然進養老機構。
觀念多元的社會，老一輩也更開放了。「不孝

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正漸行漸遠。北京人
大都來自外地鄉村，多年不回去，家譜都不知哪
兒去了，更不指望有個孫子來把姓氏延續下去。
有朋友說：「孩子願意怎麼過，是他自己的事
兒！」看到那些為孫輩熬得人憔悴的同代人，他
甚至在心底裡慶幸自己沒有被孫輩「套牢」。
「丁克族」看着超脫，卻可能各有苦衷。從社
會層面解決沉重的育兒難，才能讓更多年輕人從
容地當上父母，享受到天倫之樂。以天性而論，
誰人不愛孩子？孩子是大自然賜與人的最好禮
物，有什麼比孩子的笑聲更動聽、比孩子的笑臉
更動人呢？孩子清澈的眼神，象徵着無限的希
望。一個沒有孩子歡笑的家庭，總是有缺憾的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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